
 
 

  

融贯形上形下二界以道御学御术御器御万殊——再谈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徐梦秋 

  

目前，高校哲学专业有两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种模式强调培养高素质的哲学专门人才，另一 

种模式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前者的问题在于，在以追求功利为主导的 

现时代，不需要太多的哲学专门人才；后者的问题在于，高校哲学专业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 

主，则背离了哲学专业的性质和宗旨。 

问题的实质是，在培养哲学人才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向实际应用倾斜 

，还是向理论提升倾斜？能否把这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吸收和扬弃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培养能够以智慧驾驭知识与技能，融贯形上形下，以道御学、御术、御器、御万殊的 

高素质人才。 

阐发这个培养模式的文章发表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7期。在1999年北大哲学系举办的“哲 

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和2000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高校哲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我 

们也曾对这个模式作过简要的介绍。文章发表后和两次会议期间，陆续有一些专家、读者和哲 

学系师生，或口头或来信，对这个设想表示兴趣和赞同，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其中最主要的是 

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融贯形上形下，以智慧驾驭知识和技能。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当 

时由于篇幅限制或交谈时间短促，未能作详细的说明。时至今日，仍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也 

有一些谈哲学教改的文章评论或引用这个模式，因此有必要在此作更细致的讨论。 

在上述模式中，“智慧”指的是对宇宙人生之底蕴的洞察，对自然社会思维变化之基本法则 

的把握。而“以道御学、御术、御器、御万殊”中的“学”、“术”、“器”、“万殊”，分 

别指“知识”、“技能”、“工具”和“宇宙万物”、“人间万象”。把我们对宇宙、社会、 

人生的本质和基本法则的洞察与把握，同各种具体的知识、经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 

各种器物（工具），去改造、利用、养护宇宙万物，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以智慧 

驾驭知识与技能，融贯形上形下，以道御学御术御器御万殊”的第一层含义，即从“形而上” 

降落到“形而下”，亦即理论运用于实际。可用图1来表示： 

但是，人并不是生来就翱翔于“形而上”的星空的。尽管人人皆有超出有限融入永恒的“慧 

根”，但是除了寥寥可数的圣哲可通过自修、自省，通达“大道”之外，绝大多数人仍需先行 

者的引导、启迪、培养、训练，才能登堂入室。因而，哲学专业的教师，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把 

学生从“形而下”的实地带入“形而上”的境界即从实际上升到理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提 

出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第二层含义。把这第二层含义与第一层含义结合起来，可以用上 

面的图2来表示。 

形而下的应用和形而上的升华，这是上述人才培养模式的两个方向相反、互为先后、相辅相 

成的方面。不具备形而上升华的功夫，就不能做形而下的应用；不能做形而下的应用，也不可 

能实现形而上的升华。有的哲学教师经常很得意地对学生说，实证科学追求的是知识，而哲学 

追求的是智慧。弦外之音是，搞哲学的比搞实证科学的境界更高。但是，对于什么是智慧，如 

何去追求智慧，却语焉不详。这就使学生陷入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困境。追求智慧吗？不 

得门径；追求知识吗？似乎又背离了师道。其实，智慧和知识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它们之间的 

关系犹如酵母和面粉的关系。面粉可以吃，酵母不能吃。世人总认为，科学有用，哲学无用。 

但是，哲学与科学、智慧与知识的结合，有如酵母和面粉的结合。酵母会使原本不好吃的死面 

疙瘩变得松软可口，哲学的智慧会使科学、技术、知识、经验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一方面， 

智慧使知识及经验增效；另一方面，知识及经验又孕育着智慧。这里存在着两种功夫，一种是 

提升经验、知识为智慧即形上升华的功夫，另一种是运用智慧于知识、经验即形下运用的功夫 

，问题在于如何指导和训练学生掌握这两种功夫，从而进入融贯形上形下的境界。 

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哲学理论和实际生活并不像一层楼和它的地基那样是紧挨在一 



起的。在形而上的“星空”与形而下的“实地”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存在着一个自 

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阶梯。这使得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只有理清和呈现出这一系 

列中间环节，在理论与实际之间架设起可逐级上下的阶梯，才能达到贯通二界的目的。 

我们首先来探讨如何从实际生活上升到哲学理论，即形上升华的问题。先看下图： 

图3 

这就是一个从实践、实际生活出发，经过若干中间环节或阶梯达到哲学领域的过程，亦即从 

“形而下”升入“形而上”的过程。从认知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从生活实践总结出生 

活经验，再从生活经验概括出物理定律，再从物理定律提升出哲学命题的过程，即由“事”上 

升到“事理”，由“事理”上升到“物理”，由“物理”上升到“哲理”的过程；这也是一个 

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偶然到必然、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入 

的过程。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智慧蕴含在生活实践中，蕴含在生活经验中，蕴含在科学知识中 

；智慧是从生活、经验、知识中提炼出来的。由此而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智慧的提炼不能够 

一蹴而就，而是必须从实际生活中经由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达到。一个哲学教师必须具备这种 

提升生活经验、科学知识为智慧的基本功，具备相关的实证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和素养，还 

要对生活有丰富的经验和体验，才有可能把学生带入智慧之境。必须反复指导、训练学生做这 

种由生活和实践的大地拾级而上抵达哲学殿堂的训练，才能使他们逐渐掌握形上升华的能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许多哲学教师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不能够对学生做这样的训练；他们 

仅限于把哲学的范畴和命题，作为“宪法”颁布给学生，让他们记下来，在考试的时候复述出 

来。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成为一名教师，再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学生，一代一代地沿袭下去 

，那哲学专业确实可以休矣！由于缺乏形上升华的功夫和能力，现今的许多哲学教师和研究人 

员，不是以生活和现实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既有的哲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以转述中外成名哲学 

家的思想为己任。他们不断地转述、传播，而不是创造，并以自己做学问的方式培养从事哲学 

教育和哲学研究的接班人。这样的师生显然是难以胜任推进哲学事业的重任的。 

有鉴于此，大学的哲学教育，必须改革教学的目的和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形上升华的能力作 

为主要任务之一。把填鸭子的教学方式，变为引导学生体验、概括生命和生活的精髓与真谛的 

过程，变为反思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生活的过程，变为提炼生活 

经验、实证知识和情感体验为智慧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能够胜任哲学教学和哲 

学研究的高素质人才。 

  

①“反者道之动”表达了对立面转化的原理，语出老子的《道德经》第 40章 。 

如果说帮助学生从实践、生活、现实出发，经由一系列中间环节，上升到哲学的理论和境界 

，是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指导和训练学生，从形而上的领域过渡到形而下的实际 

，把他们对宇宙、社会、人生之本质的洞察和把握，化为以道御学御术御器御万殊的功夫和能 

力，是哲学教育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哲学作用于实践和生活，往往也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些环节有文艺、科技、政治、宗 

教，等等。 

例如，在中国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基本不识字，儒家哲学 

的核心成分——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是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社戏、说书、 

年画、春联等，灌输到老百姓的头脑中去的。如，包公戏传播“义”的观念，关公戏传播“忠 

”的观念，二十四孝图传播“孝”的观念，等等。在西方，哲学家萨特，把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融贯于他的文学生涯，创作出《墙》、《恶心》等一系列文学名篇。这些作品在法国上流社会 

和社会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从而对法国的社会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从他死后巴黎万 

人空巷为他送葬，许多国家元首发唁电可以看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是哲学借以影响社会生 

活的一个重要管道和中介。 

除了文学艺术以外，科学技术是哲学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和管道。《爱因斯坦 

文集》第一卷收入了爱因斯坦学习研究休谟哲学、康德哲学、马赫哲学、彭加勒哲学的读书笔 

记、心得体会。这些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马赫的哲学思想，对爱因斯坦冲破 

僵化绝对的牛顿时空观，建立相对论，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进而通过相对论影响了整个科学 

界，影响了人类对整个大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综观中外科技史，我们会不断看到哲学是如何通 



过科学和技术去影响社会生活的。例如：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渗入到中国古代的医学、天 

文学、农学，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哲学影响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转化为 

技术，技术融贯于工具、机器和设备，造福于人类。哲学就是这样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作用于 

社会生活的。至于社会科学的中介作用，我们可以用唯物史观以《资本论》为中介和桥梁、开 

出社会主义的“外王之花”这一范例来说明。 

哲学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渠道是政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的老师；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德国官方哲学家。孔子到处游说，是为了让统治 

者接受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老庄拒斥官场，但仍然以其“无为” 

的观念，影响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古今中外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都是通过或力图通过从政 

来影响社会进程，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而马克思主义则另辟蹊径，通过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来 

改变社会历史进程。 

综上可见，哲学主要是通过政治、艺术、科学等一系列中间环节，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而影响、参与全部社会生活的。因此一个哲学教师，不仅要把哲学家的各种学说介绍给学生 

，而且要引导、训练他们学会把哲学与政治、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各种媒 

介结合起来，并通过这些媒介去干预生活、影响社会。恩格斯曾经说过，哲学和宗教是远离经 

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要使这种高高在上、远离物质生活的意识形态，从“云霄”降落“凡尘” 

，做“形而下”的应用，就必须在天地之间搭起阶梯，使之能够逐级而下。遗憾的是，有许多 

哲学教师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能在书本上讨生活，更遑论引导学生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了 

。因此，他们的学生体会不到哲学的用处，读了四年哲学，毕业了还是把哲学看作一种空洞无 

用、不结果实的说教。这样的教师，这样的学生，怎么能担起“经世致用”的大任？目前，在 

哲学界，除了有在象牙宝塔中讨生活、不屑于形而下运用的倾向外，还有一种貌似理论联系实 

际，实质是媚俗的所谓“应用”，其特点是越过哲学与实际之间的种种中间环节，把哲学时装 

直接套在被美化的对象上。于是，就有了“ 的哲学反思”、“ 是运用辩证法 

的典范”之类的文章充斥报刊。这种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比不联系实际还糟糕，若为学生所 

承袭则后患无穷。 

综上所述，21世纪的哲学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中外哲学家的思想和智慧，而且要着重培 

养他们从生活、实践中汲取智慧又把它运用于生活、实践的能力。由于在形而上的哲思和形而 

下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所以，无论是做形而上的升华，还是做形而下的运用 

，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能力必须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训练和培养。形而上的升华 

，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形而下的运用，也就是到实践中去。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可以有所侧重 

，但不可偏废。不具备理论概括能力的人，由于不了解理论的经验基础、知识背景和来龙去脉 

，因而也无法将理论作很好的运用。不具备实际运用能力的人，不能驾驭生活与实践，因而也 

未必能够胜任从生活、实践中概括出理论的重任。形上升华和形下应用，有如加法和减法，二 

者互为“逆运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亘古未闻。所以，研究型的人才也好，应用型的人 

才也好，都必须具备这两种能力，区别在于前者的理论概括能力更强，后者的实际应用能力更 

强。所以，在教学实践当中，应该把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有机地统 

一起来，要求学生两种能力都要掌握。至于是向研究型发展，还是向应用型发展，则应由他们 

自己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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